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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学者依田百川的汉文著作有《谭海》、《谈丛》传世。本文拟对《谈丛》

做初步探讨。认为《谈丛》一书有诗文“丛稿”性质，基本上与通常意义的“笔

记小说集”无涉。若不切实际地将《谈丛》视为“传奇体小说”或“奇人异闻文

言短篇小说”，或笼统地将《谭海》和《谈丛》均称之为“虞初体”，这将会不

利于我们深入了解中国汉籍在传入日本之后其影响力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日本学

者在汉籍接受史上所做出过的自己的努力。《谈丛》的文风接近归有光，依田与震

川，在心性上有其相通之处；他们同样嗜读《史记》，这也是两人文风相似的远因。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依田的散文，尤其是杂传，其史家意识更为自觉，这一点，

比归有光还要突出。不苟且，不逢迎，这是依田散文的可贵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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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依田百川（1833-1909），名朝宗，字百川，以字行，号学海；出生于

江户时代的末期，几乎亲历了整个明治时代（1868-1911）。年轻时曾从藤森天山受

经史之学，打下深厚的汉学功底。自称：“百川黑瘦多髯，身无缚鸡之力……为

人傲岸，不修边幅”；又说：“壮岁沾沾自喜，颇志功名”；曾出任地方官会议

书记、修史馆三等编修等职。其本人相当重视自己的汉文写作，对自己的史学修

养也颇为自负，自述其著书宗旨为“百川一以劝惩为主”，对当时一些浮浪学者

的著作“多鄙俚淫靡语”表示极大不满。1其汉文著作有《谭海》、《谈丛》传世。 

中日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同属“汉字文化

圈”，对“汉字文化”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我们今天研究日本学者的汉文

著作，当会深化对这一方面的认识。 

依田百川的汉文著作所具有的特质，不仅仅属于日本文化，还关涉到中国文

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问题。我们在“汉字文化圈”的背景下考察其散文写作，既

可以借鉴其写作经验，又可以以之作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一个值得关注的个案。 

本文拟先对依田百川的《谈丛》做初步的探讨，尤其侧重于研讨其杂传散文

与记体散文。 

一、《谈丛》文本性质辨析 

《谈丛》的文本性质与《谭海》显然有异，依田氏门人冈崎壮在《谈丛凡例

五则》明确写道：“（学海先生）尝辑录近世异闻奇事，著《谭海》四卷，久行

于世；今复就稿中抄出尔后所作，厘为二卷，其改题者，以体裁不同也。”2换言

之，《谈丛》不是《谭海》的续编，故而改了书名，以示区别。《谭海》的特色在

于“异闻奇事”，其趣味近乎小说；《谈丛》的旨趣却是“据实直叙”（冈崎壮语），

几无小说意味。更何况，《谈丛》“有诗有文，有传有记”，“体例驳杂，非尽叙

事”3，基本上与通常意义的“笔记小说集”无涉。其以《谈丛》命名，标明该书

有诗文“丛稿”性质（其中，诗少文多），当无疑义。 

                                                 
1
 参见《依田百川自传》，载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

类三”，台湾：学生书局，2003年版，第 256-259页。 
2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 33页。 

3
 同上，《谈丛出版说明》，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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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学术界对此书的文本性质却另有看法，如李进益先生在谈及张潮的《虞

初新志》在日本的影响时说：“至于受到张潮《虞初》一书编辑体例启示，并且

于无形之中仿效写作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说，……则属菊池三溪《奇文观止本朝

虞初新志》与依田学海《谭海》、《谈丛》三书最具代表。”4在李先生看来，此处

提及的三部书都是仿效《虞初新志》而写成的“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说”。又如

孙虎堂先生认为：“《谈丛》以杂传体小说为主体的特点与张潮的《虞初新志》

相类。”5孙先生明确指出《谈丛》的特点是“以杂传体小说为主体”。李、孙两

位先生都不约而同地认定《谈丛》具有小说意味。 

其实，《谈丛》里有一批为数不少的传记类散文，称之为“杂传”或许更为合

适，但是，它们不是“杂传体小说”。《谈丛》卷一末尾有杉山令所撰“跋语”，

称《谈丛》“比之虞初稗史，徒弄巧炫奇，以资嬉笑者，相距不啻霄壤。是可以

见先生之志矣。”6通读《谈丛》可知，其中的传记散文有如归有光在《张自新传》

里所言，其写法是“叙列其事” ，7即大体“据实直叙”，并无虚构，没有“弄巧

炫奇，以资嬉笑”的东西。故而，《谈丛》卷二末尾信夫粲的“跋”称：此书“事

确文健，可以补史传之阙，可以备史家之采择，岂可视以为寻常说部之类乎？”8审

之以《谈丛》的实际内容，其言不虚，并非如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之“小说

者，正史之余也”那样故意装扮门面、自抬身价。9
 

我觉得，辨析《谈丛》的文本性质，并非是多余之举，从中可以看出，自《虞

初新志》等中国说部传入日本之后，日本学者一方面喜其新奇怪异，有所仿作；

另一方面，又在吸收消化的过程中有所纠偏，以“杂传”的形式比较及时地记录

了当时（主要是明治时期）一些可能被人忽略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偏离“小说作

法”，突显史家意识，并且有所担当，不负时代，不负英雄，不负奇才，这才是

《谈丛》这一类著述的意义所在。正如信夫粲为《谈丛》所写的跋语所言：“近

                                                 
4
 李进益《虞初新志在日本的流播及影响》，载《，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开明出版社，1996年版，第 525-526页。 
5
 孙虎堂《日本汉文小说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 176页。 

6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 143页。 

7
 《震川先生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 602页。 

8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 261页。 

9
 《今古奇观序》，载黄霖等选编《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修订本）上册，江西人民出版

社，2000年版，第 2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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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诸家竞刻文章，率应酬陈套，奉承俗习，无一可以备后世参考者。此编出一家

言，而寓意其间，以规讽当世，警醒后人，自有不朽者存焉；读者概以为《虞初》、

《聊斋》一种，徒称其新奇，大非作者之意也。”其实，就以《虞初新志》而言，

其中既有很多颇具小说意味的作品，如《鬼母传》、《狗皮道士传》、《烈狐传》等

等，殊为怪异，也有一批大体不失其实的“杂传”，如《徐霞客传》、《马伶传》、

《五人传》等等，这两类作品混编在同一部书中。10而依田百川分别编辑《谭海》

与《谈丛》，两部著作的文本性质并不相同，显然在“文章辨体”方面下过功夫，

这种做法显然体现出头脑清醒、精细敏锐的日本学者在接受、学习和消化中国传

来的汉籍时有其更加微妙的“文心”。目前，中国学者对日本汉文著作的研究日

渐深入，若不切实际地将《谈丛》视为“传奇体小说”或“奇人异闻文言短篇小

说”，或笼统地将《谭海》和《谈丛》均称之为“虞初体”，这将会不利于我们

深入了解中国汉籍在传入日本之后其影响力所发生的变化，以及日本学者在汉籍

接受史上所做出过的自己的努力。 

二、《谈丛》的杂传散文 

《谈丛》凡二卷，第一卷收录杂传 15 篇11，第二卷 30 篇12，合共 45 篇。 

这一批杂传，大体写了当时社会各阶层有代表性的人物，兹粗略例举如下： 

1.为结束幕府统治而有所贡献的英雄，如《西山尚义传》、《赖三树》等。 

2.幕府末期德川氏旧臣中的开明之士，如《小栗上野传》等。 

3.明治时代得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如《成岛柳北》、《铁舟居士传》等。 

                                                 
10

 《虞初新志》，上海书店出版（据开明书店 1935年版复印），1986年版。 
11

 第一卷所收杂传篇目为：西山尚义传；赖三树；森田节斋、藤井竹外；成岛柳北；小花

传；曙山；丸山传右卫门；铁舟居士传；小笠原明大传；飞针伎；津田三藏；本间弥平

治传；矢野五右卫门；远山归云。 
12

 第二卷所收杂传篇目为：金森多吉传；古川重吉传；松堂公子传；菅樁村小传；武田竹

塘先生传；节母中村孺人望月氏传；林权助佐川官兵卫合传；北泽兰壑传；担枪勘助传；

新田义宗胁谷义治二公逸事；了然尼传；平田笃胤传；富田夫人传；妙林尼传；聋僧默

霖传；村田春海传；小栗上野传；高尾传；塙检校传；藤井喜一郎君逸事；和多田贡传；

白龙山人传；小琴传；三才女传；向栗二先生传；向山横村传补正；川田瓮江先生传；

依田家传；依田柴浦先生传；依田百川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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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治时代有节操的民间艺人，如《小花传》、《曙山》等。 

5.明治时代有政声的政治人物，如《本间弥平治传》等。 

6.明治时代任侠好义的下层市民，如《金森多吉传》等。 

7.明治时代初具民主思想的年轻贵族，如《松堂公子传》等。 

8.明治时代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杰出人士，如《菅樁村小传》、《武田竹塘先生传》

等。 

9.明治时代精勤慈爱的家庭妇女，如《节母中村孺人望月氏传》等。 

10.明治时代有奇志的宗教人士，如《聋僧默霖传》等。 

11.明治时代深有造诣的艺术家、文学家，如《白龙山人传》、《三才女传》等。 

种种人物，诸多事迹，犹如历史中不可缺少的“碎片”；他们见证着历史，

他们的事迹本身也是形态繁杂的“明治”历史的组成部分。比如，《丸山传右卫

门》，是很有历史感的一篇杂传。传主本是一位“幼敏慧，夙精工事，算计稠密”

的土木工程专家，卒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此人的岳父富甲一方，无子，只有

一个女儿，故而传主在岳父去世后继承其家业；又因为善于经营，获利无数。其

人并非只顾赢利之辈，颇有“器识”，又值明治维新的时期，在经商之余，兴办

教育，“尝捐资建学校于深川，延教师训导子弟，名曰‘丸山学校’。”可见，

他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商人。同时，他是土木专家，既有钱，又颇为自负，认为“近

世少识土木之工者”，嫌当时的建筑风格徒有其表，只追求外在的漂亮，不讲究

内在的韵味，于是，自己设计，聚集良工，建造一座“奥山阁”，用料考究，布

局精巧，体现其造园构思之美。落成之后，果然成为一时建筑之楷模，甚至是，

“皇上游幸城外，一过之，人以为荣”。可谓声名远播，大为风光。当然，传主

的这种做法颇有炫富逞才之意。可是，出人意料，奥山阁建成之后数年，日本社

会的经济情况发生很大变化，“物价低落，市情大变”，传主本来囤积了不少建

筑材料，因为价格瞬间的低落而损失惨重，传主不得不变卖家产以应付突如其来

的逆境；其后，情形日益严重，他本人引以自豪的奥山阁也最终易手，变为他人

手中之物。最后，传主“贫不能自给，赁家以居，破屋二间，写经糊口，向之宾

客交友，无一人来问者”。世情之冷暖，竟有如此惊人的反差，传主的家族史，

如同一部微型的《石头记》。后人读到这些杂传，恍如重访历史的断垣残壁，去体

验，去吟味，去想象，或许，这正是依田氏写作这些作品的初衷。 

依田百川的笔触，或热情，或冷峻，或二者兼而有之，他记录了明治时期的

一批人物的事迹。对于这些人物，他没有使用小说笔法。其中，不少人物还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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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故旧、亲戚、同僚以及有所交往的人士。作者的写法颇似归有光，并非面面

俱到，而是以摹写出传主之“神”为主，常常寥寥几笔，如叙家常，神气活现，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仙蝶传》，篇幅不长，而传主的风神、气质跃然纸上： 

 

仙蝶者，吾友梅潭居士侍婢也。颊丰而长身，语娇而柔体。初为新桥名妓

小松所妹蓄。蝶气韵极高，不喜郑卫之音。小松教以歌曲，督责甚严；蝶

不怿，尝曰：“吾不欲售媚于人。安得脱此苦界，侍名士笔砚，以毕生涯

乎！”时年十五。居士闻之，曰：“是奇女子也！”乃出重价购之，蝶大

喜。未几，母病，蝶归家视之，看护具至，终不起。居士厚赙之。既而父

欲嫁之人，蝶不肯，誓归梅潭。或笑梅翁六十馀，卿甫二十，白头红颜，

岂不免梨花海棠之毁耶？蝶笑曰：“先生脱妾火炕，是我活如来耳；妾一

生香火事之，足矣。”13
 

 

此传中的女主人公仙蝶，是作者有所交往的人物，是其朋友的一位侍婢。文章要

言不烦，而信息量颇为丰富，如读者可以从文中了解到，仙蝶有父母，而双亲早

年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将她卖给名妓小松氏；小松氏为了借仙蝶的才色获利，平

时迫使她学习“郑卫之音”，训练其媚态，淫荡其心性，以迎合各种嫖客的需要。

而仙蝶冰清玉洁，捍卫自己的尊严与人格，当着小松氏的面表示“不怿”，抗拒

其淫邪的“培训”，以至于其言其行传扬开来，为开明之士所知。这些都是作者

没有明写而读者自可意会的。同时，在传中，作者有选择地描述了几个细节，即

可将仙蝶刚强的品性、高雅的气质、柔顺的孝道、独立的人格以及知恩图报的胸

襟一一写出，故此，在篇末，村山拙轩氏评论道：“梅翁高情，佳人深情，先生

文情，可谓三绝。”此语并非过誉。 

《丛谈》作者“据实直叙”的写法，为明治时代留下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剪

影，兼具文学、史料两方面的价值。 

三、《谈丛》的记体散文 

《谈丛》除一批“杂传”外，还有一批记体散文，就其数量而言，仅略少于

                                                 
13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 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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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传”。其内容多为山水小品，作者每至一景，以百字左右记其独特、绝异之

处，似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如《雾积志踪》之“美人桥”：“由阪木驿往半里，

右折而入，为雾积山路。登顿上下，车行渐艰，奇景渐出，得美人桥。清泉自左

崖洒下，水声锵然，过桥下入涧；涧中奇石嵯峨，水触焉，碎为飞沫，极清丽。

涧上多松，苍翠欲滴，与岩石相映，又是一美丈夫也。”14绘声绘色，文字简洁；

字里行间，极其“唯美”。同一篇另有一题为“游仙峡”，也是堪称“美文”： 

 

是为雾积第一绝胜处。有桥以枯柴为梁，土覆之，自一至三皆然。过桥巨

岩屹立，其左苍藓蒙被，杂以细草，石色苍润，或带赭；右则纯是石山，

削立百仞，对峙成峡，怪石骈列水中者，或侧立，或偃卧，色或滑泽，或

丹赭，一无相肖者。涧泉从上流，奋迅而奔。来第二桥下，为瀑，为潭。

有一石，竖立其中，上圆下方，苍苔缀之，宛然屏风也。水至是缓慢，为

浅濑，文石可数。峡前后密树交加，不透曦影。冷气彻骨，不能久立。稍

上，至第三桥，涧分为二：右来自金洞瀑，左则响过桥下者也。 

 

其描述可谓精准细腻，一方面，是其空间感极强，一方面是视觉、听觉、触觉错

杂交织，将游仙峡之气魄、幽趣以及由三道桥所划分出来的山水层次一一呈现。

篇末有菊池三溪的评语，曰：“予尝读袁中郎西湖诸记，篇篇绝佳，令人神心孤

往也。唯彼山水平淡，是以乏变幻奇拔之致。今读雾积之记，霭烟吐纳，水走石

立，驾袁记上者数等。”15依田散文是否高于袁中郎，自可见仁见智，但是，菊池

氏指出依田的这类山水小品写出一山一水的“变幻奇拔之致”，确是的评。 

此外，书中亦有一些文章记述观摩技艺表演，如《古市樱花楼观音头舞记》、

《太庙观神乐记》等。还有少量的堂记，如《墨水别墅避暑记》，内含若干小题，

记屋宇，记人事，笔触灵动，于细节处见精神，其笔法、章法类似于归有光的《项

脊轩记》，如篇中有一题为“学海书屋”，其文如下：“余十八九，在先师塾，尝

读书。师问：‘尔何别号？’答以无。师笑曰：‘尔名朝宗，宜称学海。’后十

余年，师在下总，余往访之，师授以此，余大喜拜谢。无几，师下世。其书益可

宝。尔后，迁移不一，然书房之匾必用此，未尝不想见师之声音、笑貌也。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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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有芭蕉一株，高可七八尺，绿叶如盖，遮蔽炎日；又有紫薇花，灿如红锦，

与师书相辉映，可以为此屋伟观。”16一段没齿难忘的师生情谊跃然纸上。写的虽

是书房的一块匾，但作者的用意在于写情；而老师的关爱与期许，自己对老师无

尽的追怀和忆念，都写得温润无比；淡淡的笔墨与浓浓的深情，适成对比。篇末

的芭蕉与紫薇花，一绿一红，与书房之匾相衬，闲闲写来，却也透出一份雅致，

雅致的背后是人世的温馨，以及幽幽散发着的书卷气息，从而可见作者的学养、

心性与情趣。同样与书房有关，同样是缅怀前尘往事，同样间杂着日常的对话和

细节，令人自然而然联想起《项脊轩记》等文的描述风格与回味无穷的情韵。 

四、《谈丛》的散文风格及其与归有光散文笔法的异同 

《谈丛》中的“杂传”与记体文章，内容丰富，多数堪称“美文”。其散文

风格，大体而言，崇尚“秀美”，格局精巧，善于剪裁生活琐事，喜欢用细节说

话，以小见大，寓意高远，而且不掩饰作者的好恶，其文每每有一个“我”在。

书中的各类记体文章更是抒写出自己的情趣、学养及审美眼光。总之，依田散文

长于捕捉历史的“碎片”，借助众多的“碎片”向读者提供窥探历史的“窗

口”，以入世的眼光观察社会与人生，展示俗世人生的多个侧面，且能俗中见雅，

终以雅趣为尚。 

就其细腻、平易的文风而言，依田散文与归有光散文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信

夫恕轩在《墨水观月记》的末尾作评点云：“全篇不求巧而巧自至，平生所养可

知矣。若比之古人文体，其归有光耶？”17洵为知音之言。从依田百川的心性看，

他敏锐、细致，观察入微，情意绵长，故而其文风接近归有光，是比较自然的事

情。我们知道，归有光的名篇如《项脊轩记》《寒花葬志》《先妣事略》等，善于

“忆述”，擅长细节描写，尤其以对于日常生活素材的提炼见长。归有光的文章

也是“不求巧”，似乎信手拈来，如话家常，没有刻意经营，而写来却也显得精

致、灵巧，这些都是人所共知，不必赘述。归氏散文与依田散文的确在文体风格

上颇为相近。此外，依田百川与归有光，在心性上也有其相通之处：他们同样嗜

读《史记》，同样从《史记》中借取司马迁的神韵，继承太史公的遗风，这恐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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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文风相似的远因。而信夫恕轩以“归有光文体”比拟依田散文，是恰如其分

的，从中可知归有光散文在日本所受到的重视，以及在日本文人中所产生的影响。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依田的散文，尤其是杂传，其史家意识更为自觉，这

一点，比归有光还要突出，这与依田曾入修史馆的经历有关。他在《依田百川自

传》中写道：“（明治）八年，诏开地方官会议于东京，以参议木户孝允为议长，

征百川为书记官，叙正七位。寻迁修史局三等修撰；改局为馆，为四等编修，进

三等。……”可知，他进入修史局（馆）时，已经 40 多岁了（明治八年，即 1875,

依田 42 岁），以其丰富的阅历、深厚的学养从事修史工作，可谓得其所宜，并且，

他还在自传中称：“最喜叙事，文不甚锻炼，而一气贯注，自言有气力。”18因而，

依田对自己的散文，颇为自信，也自有面貌。经过如此职业训练，依田对杂传的

文体有一种职业性的敏感，其杂传不带小说笔法，自是在情理之中；他将笔记小

说与杂传做出明确的区分，在文章辨体方面有一种自觉的意识。与此相关，他的

史家意识同样自觉，《谈丛》里的杂传，若组合起来看，可视为明治时代的一幅幅

鲜活的“众生相”，几乎看不到应酬之作。相较而言，归有光应酬文不少，《震川

先生集》里，赠送序、寿序、墓志铭、墓表、行状等等，占了很大比例。而依田

的文章，写起来更为讲究篇篇“传世”，不苟且，不逢迎，这是依田散文的可贵

之处，也可见日本学者的精细用心。 

 

 

 

 

 

 

 

             

 

 

 

 

                                                 
18

 王三庆等主编《日本汉文小说丛刊》第一辑第三册“笔记丛谈类三”，第 259页。 



 

374  2014第十一屆兩岸中山大學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